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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1947年11
月1日至1948年1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陈(赓)谢(富治)兵团第九纵队二十六旅七
十六团、七十八团和第四纵队十旅二十八

团，先后3次解放临汝县城。1948年3月彻
底打垮了国民党在临汝的驻军和地方保

安部队，解放了临汝全境。1947年11月24
日，在县城西南杨楼镇附近的和尚庙村建

立了临汝县人民民主县政府，王武烈被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九纵队领导任命为县长。

1947年12月，中共豫陕鄂五地委决定建立
中国共产党临汝县工作委员会，王云清任

中共临汝县工委书记。

为了尽快搞好临汝县的政权建设，领

导人民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和组织生产建

设，1948年以后，上级党委多次从老解放
区为临汝县选派干部，输入领导骨干，以

加强临汝县的组织领导工作。1948年4月
和8月，中共豫陕鄂五地委先后把李国义、
苏志高、张英仁、刘振邦等10余名山西老
区干部及张夺锦、张光汉等18名河北老区
干部调入临汝。1948年8月底，中原支队
150余名山东老区干部又被调到临汝工
作。这些老区干部到达临汝后，充实和加

强了县、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班子。1948
年9月，中共临汝县工作委员会撤销，建立
了中国共产党临汝县委员会，同时，调整、

充实和加强了各区、乡领导班子。全县人

民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积极

投入剿匪反霸斗争，建立村级人民政权，

开展土地改革运动。

刚刚成立的中共临汝县委和临汝县

人民民主县政府，面对的是国民党黑暗统

治所留下来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面临着

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形势和严重的经济

困难。在政治上，民主革命的任务还未完

成，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残余势力、地主恶

霸、土匪、反动会道门头子还在负隅反抗，

各种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十分猖獗，对

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土地改

革运动刚刚开始，人民政权刚刚建立或正

在建立，基础十分脆弱，特别是村级政权，

有些还直接掌握在坏人手里，他们与社会

上的阶级敌人内外勾结，里应外合，进行

各种破坏活动，妄图颠覆人民政权。1949
年3月15日，以土匪头子刘金岳、郭老六等
人为首，勾结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少数坏

人，蒙蔽一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临汝

县城西北部一区和五区的陵头、安洼、夏

店等地区，煽动组织土匪暴乱。暴乱匪徒

先后围攻一区政府及王堂、申坡乡政府，

枪杀了庇东乡指导员杨树德、申坡乡乡长

范中光及通讯员三位同志，破坏了一区区

政府和6个乡政府、21个村农会。4月29日，
六区(小屯)毛庄村，混进村农会担任农会
主席的土匪杜套、民兵队长杜辛保与红枪

会头目刘明升等人勾结，纠集64人包围
区、乡政府。这两次土匪暴乱立即被县独

立团指战员、县公安局干警和民兵平息。

但是，残留在南北山区和一些地方的小股

土匪仍然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有些不甘

心灭亡的地主、恶霸等反动分子也不断制

造反革命舆论，造谣惑众。所有这些，使刚

刚获得解放还不十分觉悟的人民群众的

思想上又蒙上了一层阴影，给刚刚建立的

人民政权制造了重重困难。

在经济上，政府和人民群众都面临着

严重的困难。刚刚解放的临汝县，伤痕累

累，百废待兴，原来就少得可怜的工矿企

业，在国民党溃逃时多数遭到破坏。临汝

县的外地商人，在战乱中大部分逃离临

汝。县城除一些零星摊贩以外，大的店铺

寥寥无几，而且经营惨淡，濒临关门倒闭。

农业凋敝，农民辛劳一年，上交苛捐杂税

和地租以后，所剩无几，被迫外出逃荒者

不计其数。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死活，

滥发钞票，导致通货膨胀，物资奇缺，使人

民苦难的生活雪上加霜。1945年以后，在临
汝县流通市场上，国民党发行的钞票相当

于抗日战争初期的360倍，物价比抗日战争
前上涨3000多倍。100元“中央票”抗日战争
前可以买两头牛，1947年只能买1斤煤。
1946年以后，国民党发行“关金票”，1元“关
金票”折合原来的“中央票”20元。后来又发
行“金圆券”，1元“金圆券”折合“中央票”
300万元。由于货币无限制的贬值，造成人
民生活极端贫困。城市工人失业，农村由于

战乱和自然灾害，农民衣食无着。不论城市

和农村，都有为数不少的嗷嗷待哺的饥民。

临汝解放以后，全国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

展，1950年又遇上抗美援朝战争，全县人民
担负着支援前线的艰巨任务，新生的人民

政权和全县人民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面对尖锐的政治斗争和严重的经济困

难，中共临汝县委、临汝县人民政府带领全

县人民，克服困难，经受住了各种考验，满

怀信心迎接挑战，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了

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巩固人民政权和发展

经济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1948年4月，临汝县人民民主县政府
迁至县城，并先后在全县建立8个区政府。
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1948年9月又
调整为12个区人民政府。1949年10月以
前，临汝县县直机关的财粮、支前、教育、

司法、公安、工商、银行等职能部门及各区

所辖乡政府，也都陆续建立起来。

县、区人民政权建立以后，县委把建

立村级政权组织的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

上。县委和各区委先后组织武装工作队和

工作组，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发现和培养

积极分子，建立村级政权。工作队入村后，

一方面，认真深入地向贫苦农民和各界群

众进行三个方面教育。一是进行政治教

育。利用多种宣传形式，向群众宣传共产

党、解放军的性质和任务，宣传共产党、毛

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宣传解放军是老百

姓自己的队伍，是共产党、毛主席派来为

穷人打天下、谋幸福的子弟兵，宣传解放

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号召广大

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打倒恶霸地主，支援

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二是进

行阶级教育。走访贫苦农民家庭，召开各

种会议，发动群众诉苦水，挖穷根，忆苦思

甜，牢记血泪仇，逐步树立正确的阶级观；

三是进行政权教育。让群众认识穷人要想

翻身得解放，必须掌握政权，建立农民协

会。另一方面，工作组从访贫问苦，扎根串

连入手，启发群众的阶级觉悟。通过诉苦，

发现苦大仇深的积极分子，经过培养教

育，使他们成为骨干，再由这些骨干去串

连发动其他贫苦农民。通过上述的工作，

使广大贫苦农民逐步觉悟起来，许多贫苦

农民积极要求参加农民协会。1948年底，
全县分三批建立起500多个村农会，吸收
农会会员5万多人。

1949年1月6日，临汝县农民代表大会
在县城召开，与会代表913人。在这次会议
上，正式建立了临汝县农民协会，选举李

砚农为县农会主席，霍华章、史长林、管金

斗为县农会副主席。1949年10月1日新中
国建立以前，临汝县的县、区、乡、村人民

政权全部建立起来。

县、区、乡、村各级人民政权的建立、

健全与日益巩固，标志着临汝县新民主主

义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

了基本的胜利，在临汝人民革命斗争史上

书写了辉煌的一页。

他叫张延生，目前在上海是一家企业的老总。

三十年前，因为种种原因，他离开汝州外出谋生，

一直没有回过老家，经过多年打拼，如今小有成

就。

他出生的汝州，有百余万人口，地处豫西丘陵

向平原过渡地带。

他在城区中大街长大，在他的记忆中，汝州很

长一段时间都是那个老样子。

房子大概都是四五层的样子，繁华的地方就

是三纵三横，半天就可以把这个县城走一遍。环顾

四周路上的人，大部分他都认识，最繁华街上的店

铺四五年才会更新一两家。

万万没想到，今年春节回家，他看到了一个不

一样的汝州，看到了一个县城日新月异翻天覆地

的变化。有一些变化，让他仅从明面上就能看到，

那就是———城区在扩张。

在很多的传统老城区的外面，一块块相对完

整的区域进行完整开发构建出了一个新中心，比

如汝州的东城、南城。和老城区不一样的是，这

里铺设了更多的快速道路，构筑出了真正意义上

的高楼，这些高楼包括星级酒店、商品房社区，

以及集中性商业区，都在不断完善中。

这一切都在向着城市化的方向在发展，这样

的配置很快地吸引这里的人口回归，老城单核的

结构开始被打破。另外他看到，新中心依然在腾

地，在建设，在升级，成为一个城市更强的聚合

力。

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能够想象出一个县城在城

市化进程中的那一部分，过去的三十年，在太多的

城市发生过，无非现在轮到这些小县城而已。

但是除了这些大开大合的背后，他花了一整

天时间把这个城市用脚走遍之后，他认为，那些底

层的变化才最有意义。

很多时候，我们都听到各种关于一个城市因

为高铁因为地铁带来的各种改变。但是如果一个

县城没有高铁、没有地铁，甚至公交车体系都没有

的时候，这些基础设施应该怎么做？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没有公交体系那就

建呗，这些不都是一个城市最基础的部分么？但是

他在老家看到的是，直接跨入公交体系，并构建起

了自己的“自行车模式”，公共交通系统齐头并进，

不断扩新。共享单车模式，应该是颇具县城场景的

交通工具了，现在互联网的触角伸进来，就直接共

享化了。且共享自行车在这里的渗透率非常高，因

为相对一线大城市来说，县城实在是太小了。

这里的出租车起步价一直是6块钱三公里，以
前的老居民打车，基本上没有超出过这个起步价。

正是因为这样的物理距离，大家热衷自己骑着电

动车出行，几乎是人手一辆电动车。这一套体系的

存在，才算是真正意义上重构了一个县城的出行

体系。

虽然这一切看上去没有什么高大上，但却真

真实实地在改变这个城市的面貌。

城市在扩容的同时，老城本身也发生着改变。

比如前面提到的那些四五层的矮旧建筑，已经全

部进行了统一的立面翻新和着色，那一个个五颜

六色的小栅栏，其实就是空调外挂机位。道路也被

修缮和改变，增加了不少的公共厕所以及分类垃

圾桶。另外，县城里一些破旧的小街小巷，经过政

府统一的翻新后，焕然一新。当然，一些夹杂在繁

华路段的老旧小区也得到了修缮和保护。

精细化管理，这是让他最受感触的地方。虽

然房子建筑都还是那种老旧的状态，但正如重构

的地下网络一样，市政管理也进入了升级精细化

阶段。在网格化内的住户，都有一个政府部门的

直接对接人，这个对接人的头像和联系方式就直

接公示出来让大家可以看到，包括各个对应资源

的联系方式都直接公开。这种模式看上去很粗

放，但却很直接有效，特别适合县城。县城的管理

模式，与一二线的城市有很大不同，政府直接走

到百姓面前脸贴着脸的对接，在这个小城显得无

比高效和有用。

县城虽然比不上大城市，但是管理的颗粒更

细，各个社区都进行网格化管理。

所以，如果换个视角来看待这个县城，会发现

在那些大开大合的建筑的背后，政府力量、社会力

量、互联网多重维度的渗透，让这样的小城呈现出

一股不一样的勃勃生机。

因为城市扩容了，意味着地理边界开始扩张

了，所以除了短途的自行车，出租车、公交车也开

始大行其道。叫车也更方便了，终于有了打车破起

步价的经历了。喝醉了酒，也可以随时叫代驾了。

这个城市的商业开始升级了，集中性商业里

也出现了一些网红品牌以及潮流品牌。整个城市

似乎一口气就直接跨过了转型的阵痛，迅速进入

良性的雪球效应。这样的规模效应，很多时候都会

让人意外，却激发出惊人的能力。

人们之前对于县城的担忧，无非是城市面貌

差，没有好的产业以及留不住人，但是在政府、互

联网、民营企业三方的合力下直接进入跨越式发

展，而这三方的合力其实是有一个契机的。都说一

个城市总有各种力量在牵引，这些力量日常游走

在寻常百姓看不见的各个角落，需要被规划和管

理，而在某个合适时候，这些力量可以在同一时间

同时爆发，从而聚合成一个更大的力量把城市抬

着往上走。

大年初一，他和家人去绿洲广场看了《热辣滚

烫》，电影院里全部满座。《热辣滚烫》这部电影几天

就破20个亿的票房，我们不去讨论这部电影好看与
否，但是这部电影目前正朝向上的规模去了。这件

事几乎重塑他对了世界电影业的认知，好莱坞每年

最好的电影在全球票房才将近10亿美元，我们一个
国家就能够无限接近这样的能级。这样的票房业绩

并不是靠着几个一二线城市产出了，靠的是无数个

像汝州一样的小县城输出的惊人消费力。

能够有消费升级不是靠的高大上的概念，依

赖的是底层结构的升级让每一个个体对这个城市

有信任，对未来有盼头，然后才是大家愿意消费。

全国县域营商环境百强县、全国文明城市、国

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

范市……当年逾花甲的他得知汝州获得这么多

“国字号”荣誉时，情不自禁地感慨：老汝州变成了

新汝州，这些年，汝州变化太大了，变得我都不敢

认了。

是的，像他一样，一个站立在汝州城区中心位

置的青年广场———汝州剧院广场———绿洲广场，

或者以后任何新的广场……都在默默地注视着这

些变化。

印象里，在他很小的时候，青年广场就是很大

一个广场了，他无数次在这个广场边上和小伙伴

打架、嬉闹。这次他回来看到，虽然广场不断变迁，

周围很多都在变了，房子拆了一些，改了一些，人

也变了不少，但是，这样的广场一直都在，而且越

来越美了，越来越开阔。

“老家汝州的变化真是太大了，变得我都认不

出来了，真好。”在家过了一个年，张延生对汝州的

变化，意犹未尽，赞不绝口：“以后我要多回来，为

咱们家乡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贡献。”

叔良父青铜匜，是汝州市汝瓷博物馆的馆藏珍

贵文物之一，1980年出土于小屯镇朝川村，当时村民
在挖土时意外发现该文物，后被文物部门征集入馆。

由于当时文物保护意识薄弱，文物工作人员并未对

文物发现地进行科学考古，其属于墓葬还是古代窖

藏，已不得而知。

叔良父青铜匜，长74.9厘米，流尾长26厘米，重量
1.65千克。上沿破3.3厘米× 1.5厘米，上沿裂纹1.8厘
米；腹破洞：2厘米× 0.5厘米，3厘米× 2.5厘米，0.8厘
米× 0.8厘米；底破洞1厘米× 0.8厘米。口呈椭圆形，
短流，腹部饰三条弦纹，沿部饰一周象纹，后附一兽

形鋬，下附四涡纹扁足。匜内腹底部铸有铭文两行，

共22字，经专家辨识解读为：“盥公大正叔良父作淳
匜，其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该匜从器形、文

饰和铭文字体看，当属西周晚期，距今已有2800多年
的历史，为国家二级文物。

匜是中国先秦时代的礼器之一，《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有“奉匜沃

盥”的记载，沃的意思是浇水，盥的意思是洗手洗脸，“奉匜沃盥”是中国

古代贵族在祭祀典礼之前的重要礼仪，属周礼的一种。《礼记·内则》中

的：“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就是行沃盥之礼

时，年少的人端着盘子，年长者给客人倒水，洗完手后由侍者递上帕巾

擦拭双手。

匜最早出现于西周中期后段，流行于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其形制

有点类似于现在的瓢，前有流，后有鋬，为了防止置放时倾倒，在匜的底

部常接铸有三足、四足，底部平缓一些的无足。早期匜多为青铜制作，汉

代以后开始出现匜金银器、匜漆器、匜玉器等。近年考古发现，在西周中

期以前，流行盘盉配合使用，西周晚期后，则多为盘匜配合使用。战国以

后，沃盥之礼渐渐废除，盘亦被“洗”替代。

周代金文常见以国族名或职务与家族排行来作为人名称谓，该器

铭文中的“大正叔良父”即是其例。“大正”为官名，西周、春秋时期称执

掌国政的正卿大臣。《逸周书·尝麦》：“众臣咸兴，受大正书，乃降。大史·

刑书九局以升，授大正。”《书·冏命》：“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仆侍御

之臣。”《蔡沉集传》：“大正，太仆正也。”“叔良父”为作器者，表明其家族

排行在第三和倒数第二之间，良父为其字。在金文人名称谓中，名往往

直接与氏名、家族排行连缀使用；字也常常与氏名、家族排行连缀，多称

为某父，而“父”，则是对有才德男子的美称。

新中国建立前后临汝县的政治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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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顶村至今还口传着老虎拦赌的故事。相传王氏夫妻在神鸟引

领下来到打虎坪村后，开荒种地、引水浇地、勤俭持家、繁衍子孙，日子

过得滋润起来。王氏夫妇心地善良，自从二人上山后，不但自家不打虎

豹等动物，而且还劝阻前来围猎的人。夫妇二人的善心和行动感动了老

虎、豹子等动物，这些动物从不伤害人和家畜，也不糟蹋庄稼。打虎坪山

上人和动物和谐相处，相安无事。

光景好了，吃穿有余，王老三的手就又痒了，心里就再次涌起了到

山下的夏店街赌一把的念头。一天夜里，王老三趁妻子熟睡之际，偷偷

携钱下山。刚到山东梁下的一片洼地里，从林子里窜出了两只老虎拦住

了去路。王老三东躲西闪，累得满头大汗，终究寸步难行。王老三大怒，

折断一棵栗树，挥舞着开道。一只老虎身子一缩乘机钻进他的胯下，驮

起他向村里跑去。王老三还没愣过来，就被驮到了家门口，惊醒的妻子

看到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王老三对妻子说：“看来赌博真不是什么好事，连老虎都拦挡我不

让赌博。从今往后我就死了这颗心！”说

罢抓起一把菜刀剁掉了自己左手的小

拇指头，终生不进赌场。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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